《左傳》中晉獻公霸業之觀察

一、前言
晉獻公繼位時，晉國內部剛結束曲沃代翼的公族亂鬥，在國際間的處境也並不樂觀。《春秋大事表》中有這樣的描述：「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楊、韓、魏烈於四境，晉於其中，彈丸黑子之地，勢甚微…王命虢公伐曲沃…而虢仲、芮伯、荀侯、賈伯同日興師…」可見當時的晉國被包夾在各諸侯國之間，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。但晉獻公繼位後，晉國的處境發生了轉折，他不僅處理了國內曲沃代晉後的遺留問題，還向外兼併多個小國，擴大了疆土勢力，為晉文公帶領晉國成為春秋五霸的功業奠定了基礎。但同時，一些流弊也在之後體現出來，最嚴重的造成晉國再次陷入內亂的「驪姬之亂」事件。本篇以《左傳》為主要材料，觀察晉獻公成就的霸業並分析其原因，並就其流弊進行討論。

二、霸業成就的原因
晉獻公對於晉國的影響可分內外兩部分來看：對內，在莊公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，清除了晉國內部其他的公族勢力，進一步加強獻公的統治地位；對外，是在武公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吞併小國，擴展晉國的勢力和疆土。

獻公的主要成就如下表：
	對內

	莊公二十三年
	盡殺群公子

	莊公二十四年
	

	莊公二十五年
	

	對外

	莊公二十八年
	晉伐驪戎

	閔公元年
	滅耿，滅霍，滅魏

	閔二年的
	晉侯使大子申生伐山東皋落氏

	僖公二年
	伐虢，滅下陽

	僖公五年
	晉滅虢；襲虞，滅之



晉獻公能夠成功完成國內勢力的肅整以及對外的侵佔擴張，本篇觀察有兩點主要原因：一是晉獻公自身在軍事方面的雄才大略；二是任用能臣並且願意納諫。
首先是獻公自身在軍事、武力方面應該是有出眾的才能的，張高評先生評價獻公為「剛猛勇悍，雄才大略」。雖然《左傳》對於這點沒有明確的描寫，但從細節中可以窺見一些線索。在《左傳》莊公十六年「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」。而到閔公元年可見「晉侯作二軍，公將上軍，大子申生將下軍」。楊伯峻先生注：「晉武公本一軍也。晉此時為一軍，閔元年增為二軍。」《周禮夏官敘官》云：「凡制軍，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。王六軍，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。」獻公改過軍製，擴充武備，軍事實力已經是武公時的一倍，從小國提升為次國的等級。《左傳》對於獻公帶兵的描寫兩次都用到「圍」字，「晉侯圍聚」與「晉侯圍上陽」，「圍」字指困守，也體現出晉國在兵力、氣勢上的碾壓。凸顯出獻公帶兵的氣勢。又如閔公二年「晉侯使大子申生伐山東皋落氏」，注曰：「山東皋落氏，赤狄別種」。而《春秋》在莊公三十二年書：「狄伐邢」，《左傳》閔二年：「冬十二月，狄人伐衛」。此處的狄即是赤狄，因為《竹書紀年》惠王十七年：「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泂澤」。獻公當時派遣申生伐皋落氏的意圖雖然不甚明朗，但是時機卻挑的很好，恰好是赤狄忙於功伐邢國、衛國，經歷兩次戰役的狄元氣必然受損，對於晉國的突然襲擊有些無暇顧及，申生一舉取得稷桑之捷。再如，在《左傳》記載的獻公在位的幾次戰爭，或是獻公主動出擊（如上文所列），或是莊公二十年「秋，虢人侵晉，冬，虢人又侵晉」，未被記載的小戰役無從而至，但記錄在《左傳》中，無論是出征還是被討伐的戰役，獻公是沒有敗績的。這些從側面體現出獻公卓越的軍事才能，一方面晉國的軍力強盛，一方面獻公只打有把握之戰。從莊公二十七年，晉侯提出想要征伐虢國的想法，但時機不成熟，等到僖公二年，才真正出兵。

獻公霸業成就的另外一項因素就是任用能臣和願意納諫。《左傳》在獻公相關的大事件中，對於臣子的描寫分量很重。比如削滅公族的事件：
[bookmark: _Hlk112361439]莊公二十三年，晉桓、莊之族偪，獻公患之。士蒍曰：「去富子，則群公子可謀也已。」公曰：「爾試其事。」士蒍與群公子謀，譖富子而去之。
莊公二十四年，晉士蒍又與群公子謀，使殺游氏之二子，士蒍告晉侯曰，「可矣，不過二年，君必無患。」；
莊公二十五年，晉士蒍使群公子，盡殺游氏之族，乃城聚而處之。冬，晉侯圍聚，盡殺群公子。
[bookmark: _Hlk112361532]可以明顯看出，這次事件是以士蒍為主導，從前期的謀劃、鋪排都是士蒍完成，獻公甚至有種置身事外的超脫，說到「爾試其事」。直到最後一步，才去做出決定性的動作「圍聚，盡殺群公子」。可見獻公對於士蒍的信任，全權交於他來處理。這也是獻公的策略所在，在伐虞、伐虢時也是相似的情況。伐虢這個大事件，早在莊公二十七年，獻公就已經提出想法。
晉侯將伐虢，十蒍曰，不可，虢公驕，若驟得勝於我，必棄其民，無眾而後伐之，欲禦我誰與，夫禮樂慈愛，戰所畜也，夫民，讓事，樂和，愛親，哀喪，而後可用也，虢弗畜也，亟戰將饑。
但當時被士蒍所勸阻，他也十分願意聽從士蒍的意見，靜待時機。等到僖公二年，此事才被重新提起，且還是臣子為主動，開頭一句「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與虞以伐虢」，已經表明是荀息主導提出此事。獻公只是提出疑問，在一問一答中，做出決策。甚至在派申生去伐東山皋落氏，里克勸諫獻公時，獻公直言不諱：「寡人有子，未知其誰立焉。」將自己派太子出征的真正想法告訴里克。這與另一位小霸主鄭莊公很不相同。《左傳》中莊公與臣子的對話，主導權握在莊公手中，〈如鄭伯克段於鄢〉的篇章，祭仲、公子呂建議對共叔段有所行動，但莊公一直不為所動。直到時機成熟，以「可矣」二字爆發出驚人的行動。相較而言，莊公城府更深，對事態有自己的把握和看法；獻公則更加信任與卿士。《左傳》閔公元年書「賜趙夙耿，賜畢萬魏，以為大夫」，是攻下耿與魏後，晉獻公直接將這兩個小國賞賜給趙夙、畢萬大夫。這樣異姓的卿大夫確實更有機會施展抱負。

三、霸業後的流弊
獻公雖然強化了晉國的中央集權和法治，擴展了疆土，但是因為自身的原因給之後的晉國帶來很大的動亂。
首先就是他對於宗法制度的淡泊。《左傳·莊公二十八年》：「晉獻公娶于賈，無子，烝於齊姜，生秦穆夫人，及太子申生，又娶二女於戎，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子生夷吾，晉伐驪戎，驪戎男女以驪姬歸，生奚齊，其娣生卓子」。獻公的六位夫人，沒有一位是符合禮法的，或是同姓通婚，或是上淫父親的妾，或是與戎族通婚。他對於禮法的違反甚至到了叛逆的地步。若是結合他的出身，似乎就說的通了。彼時，武公、獻公剛經歷的曲沃代翼，本身就是通過弒君，小宗篡奪了大宗的位置，是不符合宗法的。所以獻公的宗法意識可以說是淡泊，甚至說他是有意打破宗法規矩，想要去掉這一種束縛。這也能說明為何獻公輕易地就動搖了立申生為太子的心。對驪姬的嬖愛或許是一部分，但《左傳》前面篇目也有提到類似的偏愛，如莊姜偏愛共叔段，衛莊公偏愛州吁，使其「有寵而好兵」，但最後都還是立長子為太子，因為當時立嫡長子才是符合宗法的。獻公不在意這些，所以偏愛誰就立誰。
由此引申出更為嚴重的問題，獻公「尚武寡德」，他並不看重同族血親的血緣紐帶。《左傳》「冬，晉侯圍聚，盡殺群公子」，一個「圍」，一個「盡殺」，描繪出肅殺的環境，群公子欲逃無路的慘狀，凸顯出獻公的狠戾。後續他逼死申生，使得吾夷、重耳在外流亡也就不奇怪了。

四、結論
獻公殺伐果斷又任用能臣，使得他能夠在穩固晉國內政的同時大量的擴展疆土，為後續晉文公成就霸業提供了基礎。但是他的「尚武寡德」，對宗法、禮法的輕視，以及對於臣子不加甄別的信任，都存有流弊。使得驪姬有機可乘，讓晉國陷入二十年的混亂，上演了父殺子，臣弒君，兄弟相爭的人倫慘劇。
